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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赵永胜把侯卫东晾在一边
后来秦飞跃想把侯卫东调到计生

办，赵永胜趁着秦飞跃开会之机，在组织
部肖兵副部长面前给侯卫东安了一个工
作副组长的头衔，实质上否决了秦飞跃
的提议。

赵永胜发配侯卫东的做法，粟明心
里一直颇有微词：“一个初出校门的学
生，面对逆境，不气馁，不抱怨，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将上青林公路这个老大难
问题带入了正常轨道，确实了不起。”他
在心里感慨：“赵永胜心胸实在是窄了
些，现在又把侯卫东当成了秦飞跃的
人。如果老赵不走，侯卫东很难出头，真
是可惜了这样一个人才。”

这些隐秘的事情，他不能与侯卫东
明说，只是委婉地出主意道：“听说你爸
爸和哥哥都是吴海公安局的，看他们能
不能找些关系，争取调进城，或者调回吴
海去，在官场发展，没有人照应，难上加
难。”

侯卫东道：“我父亲和哥哥都是普通
民警，办调动有难度，既来之，则安之。
我相信在青林镇也能干出成绩，以后还
请粟镇长多多关照。”

这时，周强匆匆走了过来，道：“你们
两位在这里，秦镇长要走了。”

侯卫东和粟明到了长着许多大树的
院子，秦飞跃已经坐上了车，粟明上了秦
飞跃的那辆车。侯卫东则上了周强的
车，两辆车的车灯雪亮，刺破夜空。

青干班结束，侯卫东的生活又回到
了正常状态之中。

过了元旦，时间到了 1994年，上青
林一切依然照旧。

侯卫东在走廊上遇到高乡长，高乡
长问：“这次青干班学完了，有什么安排
没有？”“还能怎么样，回来继续修路，没

有听说其他安排。”
高长江给他支招，“你从青干班回

来，又刚刚过了元旦，一定要到镇里面去
一趟，给赵书记、秦镇长汇报一下学习心
得。你要主动，不要等着领导来了解你，
要主动接触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
系领导，才能不断进步。”

到了青林政府赵永胜办公室，侯卫
东有节奏地敲了三下。

“进来。”赵永胜正在看财务报表，见
进来的是侯卫东，低头继续看表，把侯卫
东晾在一边。

赵永胜故意不理侯卫东，又翻了几
页报表，这才抬起头看着侯卫东。侯卫
东连忙弯下腰，道：“赵书记，我想给您汇
报上青林公路的情况。”

赵永胜后背靠着大班椅，摆了一个
很舒服的姿势。一只手捧着将军肚，瞅
了进度表看了几眼，问道：“公路已经修
到场镇，才用了 4万多元，怎么这么少，
算对没有？”

侯卫东解释道：“4万块钱是实际支
出现金，其他支出未算进去，为了修公
路，三个村投入了 1200多劳动力，他们
都是自带饭菜，也没有发误工补助。发
生的费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炸药钱，这
个必须要出；二是图纸钱，现在还差了刘
维工程师 5000元；三是工具钱，特别是
从青林林场上山的路，前一段全是旺子
石，特别硬，工具耗费特别大。”

赵永胜难得地夸奖了一句，道：“小
侯工作做得很仔细。”他看到侯卫东还在
桌旁站着，道：“你坐吧。”

然后交代了几句万变不离其宗的废
话，赵永胜又低头看财务报表。侯卫东
便知趣地告辞。等到侯卫东离开之后，
赵永胜靠在大班椅上，闭目沉思：“县里
很重视这十名公招生，长期把侯卫东放

在工作组里，只怕会引来争议，得找一个
机会把他调到镇里来。”

离开了赵永胜办公室，走进小院，邮
政代办点的杨新春喊道：“侯大学，有两
个电话找你，一个是你女朋友，让你下班
给她回过去；另一个说是你的同学蒋大
力，他留了一个电话，让你回家以后打过
去。”“喂，你好，请找蒋大力。”

电话另一端响起一句粤话，随后又
变成了蒋大力粗粗的沙州腔：“冬瓜，怎
么不和我联系。”侯卫东吼道：“蒋光头，
狗日地，回沙州也不过来找我，太不够朋
友了，你在广东哪里，做什么？”

“我是医药代表，说白了就是药厂的
推销员，专攻医院。刚到的时候也就
1000多块，现在每月我能拿 5000块以
上，最高一月上了万。”

侯卫东工资不过 370块，他听到蒋
大力的收入，差点连下巴都掉了下来，吼
道：“这是邮政代办点的电话，就在我办
公室隔壁，你狗日的工资高，给我打过
来。”

挂了电话，侯卫东心潮难平。蒋大
力的话如一块石头落到了平静的水面，
泛起了阵阵波纹。他甚至有些失神落
魄，连《岭西日报》也没有心情去阅读。

到了中午下班时间，侯卫东又拨通
了小佳的电话。电话线里传来小佳兴奋
的声音：“卫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
我得到通知，我被借调到了市建
委办公室。”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
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
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

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
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
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
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
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婚姻
家庭 官场

风云

重温
历史

汪露露欣喜若狂地做
起了怀孕梦

“其实我和吕森早就到
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了，
我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的。现在有问题的是您的
外孙子。唉！本来我是不
想把事情公开的，可你们盼
孩子都盼到这个份儿上了，
事情也不能继续隐瞒下去
了。您说是不是？您说，哪
个女人不喜欢孩子？可我
要为吕森着想啊，这个时候
更不能给他施加压力了。
您想啊，本来他身体就不
好，自尊心又那么强，万一想不开出了什么事，我这辈子可怎
么办啊!”说完，汪露露还眼圈红红地瞟了吕森一眼。

吕森不知道汪露露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想到
这些理由的，更不知道她的眼泪怎么来得那么迅速。不过由于她说
的句句在理，于是全屋子人的注意力随即就转移到吕森身上。吕森
放下筷子支支吾吾地解释：“怪我，怪我没早和大家说。其实也没什
么，大概是受工作环境影响，那里都是计算机，有辐射，不好。”

吕森的妈妈宋美兰在听到汪露露的话的时候就想找个理由
把话题岔开，现在又听到儿子的解释，立刻站起来分散大家的注
意力：“好像还有一道菜没拿上来呢。你们慢慢吃，我去看看。”

宋美兰离开座位急速走到厨房，在那里鼓捣了半天居然拿
了一小碗酱油放在桌上，放的时候恶狠狠地瞪了汪露露一眼。

尽管目光中散发出的寒气将汪露露击得直打冷颤，可她才不
管宋美兰怎么看自己，反正没有孩子不怪自己这关算是熬过去了。

不过汪露露哪里知道，自己是熬过去了，吕森却被自己给
害了。

晚饭过后宾朋散去，宋美兰十分严肃地把吕森叫到里屋
问话:“二小子，你真有病？妈告诉你，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
我和你爸都是奔七十的人了，就等着抱孙子呢。你得抓紧看
看，千万别耽误了。要是真有问题，早治早好。”

“知道了，妈。其实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工作比较忙，累
的。没事儿，你放心吧。”吕森忍气吞声地回答着。他没办法
解释清楚，汪露露的一句谎言居然可以把全家人都弄得紧张
兮兮的，这都是哪跟哪儿呀？小丫头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

吕森这个悔啊，肠子都要悔青了。他做梦都没想到汪露
露会当着众人的面把不生孩子的责任推到自己头上。要知
道，在农村如果一个男人在生理上有缺陷，他将永远抬不起头
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不但让外人觉得吕家无后，自
己还无端背上了一口有生理疾病的黑锅，这可真是有口难
言。吕森懊恼透了。和父母解释说是汪露露说谎，后果就是
汪露露再被教训一番；要是承认自己有病，这又不是事实。思
前想后，吕森决定出一狠招儿报复汪露露一下。于是在当天
夜里，气急败坏的吕森在自家主场用自我实践的精神向汪露
露一个人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个有问题的男人。

那晚，没有措施。
第一次没有措施地做了功课，汪露露由一开始的精神高度

紧张，变成欣喜若狂地做起了怀孕梦。从那以后，她时刻以孕妇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穿高跟鞋，不吃有害食品，偷偷买了件
防辐射肚兜套在身上，不再熬夜，甚至连最喜欢的化妆品都不再
使用。起初吕森觉得奇怪，可在发现汪露露异常行为后，逐一对
号入座，他以为汪露露是真的怀孕了，于是立刻响应号召努力配
合，除了大把大把地给汪露露塞票子打车以外，还拼命地往家里
倒腾各种补品和水果，但凡是对胎儿有利的，一样不差。

有着兽医医学常识的吕森经常在汪露露面对着各种食品
挑三拣四的时候好言相劝，那些都是绝对营养品，不仅对母亲
好，而且对宝宝也有益。每当汪露露仰着不服气的小脑袋提
出异议时，他便拍着胸口特别自豪地说：“你不知道其实人和
猪是很像的。比如你前些日子吃的薯片，如果原料加得猛一
些，就是猪饲料。猪为什么长得胖？因为饲料里有催肥的添
加剂。所以爱吃薯片的人也爱胖。”听到此话后，汪露露决定
彻底与薯片绝缘了。

哪知汪露露在骗吃骗喝20多天以后，突然发现大姨妈如
期来临，她马上抱着枕头失声痛哭。原来人和猪除了肥吃肥
喝都长膘以外，剩下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起码从怀
孕这点看是不同的。

那次怀娃任务失败后，汪露露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吕森不在家的日子里，汪露露对待工作的态度越来越积

极。为了打发时间，她下班后陪同事吴敏逛街扫货，哪知这次
购物之行令她大开眼界不说，还从吴敏那里学到了至高无上
的“九阴真经”。

眼看到了年关，汪露露突然发现自己已近三十。掐指算
来，如果再不生个孩子，估计无颜再见公婆。于是在日思夜想
的日子里，汪露露终于梦到自己怀上一男胎，而且和吕森长得
一模一样。醒来以后，兴奋的汪露露抓住急着要出门
的吕森不放，非要立刻同床完成造人计划不可。 03

救援工作陆续展开
一位首长问：“开滦井下有多少工

人？”“两万多人。”老李哭着说。“你们坐
下，详细说说唐山的情况。”一位首长
说。“快派解放军到唐山救灾，不怕多，
越多越好。”老李说。

“首长，要把全国各大煤矿的救护
队调往唐山。”老曹说。一位首长站起

来：“煤炭部到
了没有？”“到
了。”一位部长
应声而进。“立
即调集全国各
大煤矿的救护
队，立即登机，
赴唐山救灾。”
首 长 大 声 说 。
部长答应一声，
快步走出。

“首长，要
急派全国各省
市的医疗队到
唐山，唐山的伤

员太多了。”小崔说。一位首长站起来：
“卫生部到了没有？”“到了。”一位部长快
步走进来。“马上组织全国各大省市医疗
队，火速赴唐山抢险救灾。”“是。”部长快
步走出。

一道手电光在废墟下扫。素云被砸
断的床板和碎石压住，往前爬，爬不动。
喊：“小冰！小冰！”“妈妈……妈妈……你
在哪儿……你快来呀……”小冰的声音。

素云用手电照，小冰压在桌子旁，横
七竖八的楼板压在桌子上，桌子咯咯
响。小冰大声哭。“小冰别怕，妈妈在这
儿，你能动吗？”素云喊。“妈妈，我不能
动，我疼，妈妈你快来呀。”小冰哭。“小
冰，你忍着点，妈妈这就过来。”素云听小

冰哭，泪便下来。素云使力气扒碎石，边
扒边和小冰说话：“小冰，再坚持一会儿
我们就得救了。”

地震台的废墟上仍是空荡荡，只有
海光一个人，用一根铁棍撬起楼板，把超
凡血淋淋的腿拿出来。“马骏和红玉他们
呢？”海光问。“都遇难了。”超凡说着，眼
圈又一红。

海光坐在废墟上，低头，半天才说
话：“余震还是要想办法报，目前小震密
度很大，几小时后就可能会有六级以上
的大震，如果我们能报出来，就可以减少
很多伤亡。”“可仪器都砸坏了。”超凡
说。“你再到别的观测点上去看看，也许
会有办法。”海光说。超凡顺手捡起一根
木棍，拄着，一瘸一拐地走了。

一辆红色公交车停在市委门前，车
前竖着唐山市人民政府的牌子，这就是
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办公地点。人们上上
下下地忙碌。

周海光走上汽车，对向国华说：“向
市长，我刚从地震台来，总局派来的专家
全部遇难，台里只有超凡活着，我已派他
去监测余震。最重要的是马上派人去陡
河水库，了解水库受灾情况，陡河水库高
出唐山十多米，储量 3600立方，如果大
坝出现问题，唐山将是一片汪洋。”

向国华问需要多少人，话还没落音，
一名工人就气喘吁吁地跑来，径直跑上
车，找向国华，向国华问有什么事。他说
他叫郑浩，是陡河水库的工人，他说水库
要垮了。

车上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别急，你
把情况说清楚些。”向国华说。“大坝下陷，
纵向开裂1500米，横向断裂每隔五、六米
就是一处，眼看就要垮掉。”郑浩说。

向国华额头淌下大颗汗滴。“应该马
上组织全市撤离。”周常委说。“现在这个

局面，怎么组织？即使能够组织撤离，废墟
下面的人怎么办？井下的矿工怎么办？伤
残人员又怎么办？”向国华站住，一连几个
怎么办问得车内的人都噤口不言。

超凡一瘸一拐地走上车来，海光一
见，站起来问：“超凡有事吗？”

超凡说：“海光，马家沟的仪器我收
拾好了，根据分析，大约六小时后有一个
七级以上的余震。”众人都看着向国华，
一声不吭。

向国华的拳头砸在车座上：“狭路相
逢勇者胜，同志们，我们只有一条路，就
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保住唐山。”

“向市长，办法只有一个，尽快把水库的
水放光。”周海光说。“现在去哪里找人？
就是有人，那闸门有四十吨重，也难打
开。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七级以上的
大震就要来到，你们再看看这天，大雨也
要来了……”周常委说。说得有些悲观，
但是实情。

车下有些骚动，有人欢呼：解放军，
解放军来了。车内的人都向下看。一队
解放军战士已经跑步来到车前，不多，一
共十六个，带队的是连长李国栋。唐山
地震后第一批来援的解放军战士是跑步
进入唐山的。李国栋跑上汽车：“请问哪
一位是向市长？”“我就是。”向国华走到
车前。

李国栋立正敬礼：“报告首长，驻唐
某部高炮团连长李国栋带队报到。我们
营在地震中也伤亡惨重，能够抽出的兵
力全部带来了，一共十六人，请首长指示
任务，再艰巨的任务我们也保证完成。”

“现在陡河水库大坝随时有垮塌的
危险，我命令你在五小时之内开启闸门，
把水库的水放出来。”“请首长放心，我们
保证完成任务。”李国栋又是一个
敬礼。

小桥老树小桥老树 著著
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林琳林琳 著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关仁山关仁山 王家惠王家惠 著著
新世界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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